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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屋、厚重银白的雪被、
屋檐下挂着的冰凌、森林传

来松枝断裂的声音，同时似
乎有鹿轻巧地跑过……屋
里，女人在看杂志，男人在做
填字游戏，他们坐在壁炉前
面，那里面的火苗温和地吞噬
着几截粗大的木柴。这种场
景，我们不太可能亲身经历

了，这是何等昂贵的豪宅才能
拥有的装备。

但是，我们都能想象出
这种场景，它太经常地出现
在童话及现实描述中，我们
甚至都可以感到壁炉里火焰
的温暖。它，就是爱情最合适

的温度。能让你逃离环境的
寒冷，而又不灼伤你。

象征的寓言写完了，让
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故事。

我有一个眼尖的朋友，
对我说某某的感情肯定出了
问题。理由是，这个女人在公
共场合一定要把头靠在她老

公的肩上，而且说一些让旁
人心惊肉跳的亲密话语。我
说由这观察得出的结论显得

牵强，这个世界就是有这样
一票人，但不能说他们的感

情一定就有问题。
是的，现在亲密的情侣多

得是，他接着解释，但是有人无
论怎么亲热，旁人看起来都相
当自然，无牵无挂。可是她这样
子总是显得有股“做”气，感觉
太爱演了，举手投足都是在告
诉旁人，快来看一看，我们是何

等恩爱的神仙眷侣。
这样说，我就觉得在理

了。爱情的温度是没办法装
出来的，只有两个人燃烧到
一定程度，才会有那种感觉。
硬要装，就装成那些流俗的
婚纱照，除了主人公，全世界

的观众都知道真人丑得多。
过了一段时间，这人就

给了我确切的证据。“你知
道吗，昨晚我K歌，后来到另
一包间问一个朋友的好，一
进去，就发现那女人的老公
搂着个小姐，他假装不认识

我，过几分钟就走了。”
这何必呢，探讨别人的

婚姻，动用了这样的求真探

索精神？
他说，本来嘛，我也不是一

个纯洁的人，这个社会，有些事
情我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假
装不认识我闪人，这就反证了
他也不好意思平时的“假”。

这说明温度感觉一不对
劲，爱情就不是爱情了。装得
温度太高，当然也不行。而更

多人是显得太过低温，这种
事情就更多了，比如两个相
爱的人可以接受在相距一千
公里的两个城市工作，几个
月不见一次，可以像冰原动
物一样生存，根据爱情常识，
这两个也是不怎么爱的，至

少，他们不准备继续爱了。
爱情的温度就跟人与壁炉

内的火苗的关系一样，太近了，
人会烤坏，不是科学的取暖方
式；太远了，你跑到屋外去了，
你就会另外生一堆火。

能感觉到温暖，这种温

度就是最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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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喊南京房价贵，
那是因为你没钱。上次碰到

苏北来的一官员，他孩子在
宁上学，想在南京买房，找
我打听行情。我说一般要六
七千元一平米，他连说不贵
不贵。我相信他不是假话。
在那边县里，个别人只要弄

个股长局长的干干，用不了
两年，小楼就起来了，虽然
土洋结合，不伦不类，也是
叫别墅的。巴掌大的县城，
从东到西步行 10分钟就
搞定，也要买台车，而且动
不动就要 20万以上的，不

然有失身份。我常纳闷，国
家明令公务员不得经商，他
们是如何创造财富的？想必
他们不是祖上留下大笔遗
产，就是经常有外国富豪馈
赠，要不然，就是他们的钱
值钱，一块钱是可以兑换成

十块钱花的？最近读到一段
料，才如醍醐灌顶。

当年张之洞任两湖总
督，一心办洋务，看中归元
寺附近的一块地皮，让总
督衙门的秘书长赵茂昌
去谈价。没等清心和尚报
完清单，赵茂昌截断话

头：“直接说吧，你们到底

要多少钱？”
清心顿时噎住，前几日

总督大人和蔼可亲，这官怎
恁凶？但有求于人家，还得
赔着笑脸，刨去尾数，报出

总价两万三千两银子。赵茂
昌嘿嘿冷笑：“和尚，你以
为咱当官的都是饭桶，随便
你糊弄的呀？”随即抹去脸

上假笑，阴着两眼，按市价
一项一项核减，两万三的要
价顿时被砍去一半。清心见
状，忙说总爷先吃饭先吃
饭，吃过饭再谈。

席间好饭好酒，一顿猛
灌，吃过饭也不提地价之

事，而是请赵总爷参观藏宝
阁玉佛堂。其实那边早把值
钱的鎏金菩萨藏起来了，将
一尊普通的黑玉佛，用精致
花梨木盒装了，赵茂昌不懂
玉，见盒子漂亮，果然上
当，两眼直勾勾盯着。陪同

的和尚就说，总爷喜欢，说
明有缘，就送您老了。当
然，秘书长乃堂堂清官，是
不会开口收礼的，矜持着不
做声。和尚立即命身边小沙
弥：“今夜就由你护送玉佛
去赵老爷府上。”

这时候，才由虚舟方丈
亲自出面，继续谈。不想这
赵总爷收了玉佛，依然不松
口，方丈只好透底：确实多
要了一倍，但出家人四大皆

空，要钱何用？主要是想建
五百罗汉堂缺钱。多出来的

部分，就权当您赵老爷送
的，也是积大德，贫僧会告
诉佛祖，保佑你升官发财！
又压低嗓门，说给他打了一
个三千两银子的红包。赵茂
昌脸色顿时柔和：这是善
事，你怎么不早说！我家老

母也是吃斋念佛的，既然如
此，我就认了你这个数了！
不过丑话说在前，这三千两
银子，不是我要的，是你送
的，将来说出去，别怪我翻
脸无情！虚舟连说那是那
是，才要吁口气，赵总爷又

发话，你们重造一个清单，
各项加起来三万三，那一万
两，是我赵某人核减掉的，
懂吗？出家人看透人间把
戏，岂能不懂。照办。张之
洞听说赵茂昌核掉一万两
银子，连夸他会办事，从此

更加信任。
就这样，寺院多得银

子，总爷快速致富，公家省
了钱还办成大事，听起来大
家都是赢家。这样的好干
部，怎能不重用！只是，倘
若他没有权力去办这件事，

他连个屁也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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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不喜欢螃蟹。既
不喜欢看，也不喜欢吃。

不喜欢看，是见不得它
的横行。不喜欢吃，是懒得费
劲碎其壳吮其肉。我尊敬螃
蟹横行时的牛皮烘烘，叹息
螃蟹煮熟后的面红耳赤。

我的家乡位于祖国大陆
南端类似小鸡鸡的雷州半岛

上。虽然地处偏远，也称得上
河汊纵横，湖泊密布，不是水
乡，比肩水乡。我家门前有一
条小渠，隔着七块大小不一的
稻田，青蛙们连跳七级，就到
了一条无名小河。这条河平时
涓涓细流，温婉动人。一旦刮

风下雨，小河就波涛汹涌、铺
天盖地，凶狠地扑向我家门
口。黄浊的浪尖上翻滚着各种
木材、树枝、鸡鸭鹅及猪狗羊。
这是一条双面的河。温柔时是
娇娃，狂暴时成猛虎。河底密
布砂砾和石头，石头下面，是

螃蟹的温柔乡和安乐窝。
我们小镇上有一家邻居，

姓张，夫妻都是瞎子，以编织

麻绳为生，却生了三个四肢健
全、五官端正的孩子。

张瞎子是抓螃蟹的高
手。他经常让儿子牵着自己
的手，来到小河旁。摸蟹时，
他闭着双眼，面孔略微朝向
天空，表情淡然，似乎非常不
屑于摸蟹这种肖小之事。他
双手顺着石头的边缘，像蛇

一样缓慢地下探。他有一双
粗糙的大手，对螃蟹手到擒
来。擒来就塞进一个宽进口、
细长脖子、里面逆编了竹篾
以防止螃蟹爬出的专业竹篓
里。他偶尔也失手，被螃蟹张
开大螯突然钳住，痛得嘴角

抽动。他处变不惊，不吵不
嚷，不哭不闹，伸出另外一只
手，轻轻捏住螃蟹的背壳，等
螃蟹松钳之后，塞进竹篓里。
他举着流血的手，缓慢而又
坚决地涉水向前，伸手探向
另外一块石头的底部。

夕阳下，他脸上的诡异
表情，神奇的抓蟹动作，犹如
一幅凝练的油画，在我的脑

海里历久弥新。
小时候井中观天，以为

普天之大，我们家的小河才
有螃蟹。求学出门看世界，才
发现到处都是横行的螃蟹。
前不久去了苏州东山，望见
东山以西，太湖东岸，二十万
亩的养殖场浩浩淼淼，水波
接天。摩托快艇把我们运往
湖汊深处时，那些千丝万缕

的织网，把空淼的太湖分割
成了一座螃蟹的迷宫。有勇
敢的螃蟹只身爬到网上，威
风凛凛地�望着我们，一动
不动，神态颇为不屑。这种浑
身披挂的水族，艺高为将。它
们武器犀利，能水能陆，一专

多能，是全能选手。
螃蟹即使被煮熟了，面

红耳赤地摆在我面前，我仍
然不敢正视它们的眼睛。牛
逼惯了的螃蟹，虽然已经身
陷杯盘，仍然威风凛凛，一副
死不改悔的模样。只有把它

的背壳掀开，这才能显示它
们内心的软弱。

心灵手巧的张瞎子如果
来到太湖，站在齐腰深的水
里，可以舒舒服服地抓一天

的螃蟹。太湖大闸蟹肉质鲜
美，犹如古代歌伎天籁般的

声音。张瞎子如果能够亲口
品尝，也许会是他一生中最
美好的日子了吧。他那时候
抓螃蟹，自己不舍得吃，都留
给三个狼崽般的孩子。他通
常是坐在旁边，喝一碗稀粥，
咬一口腌黄瓜，心满意足地微

微仰着脸，听着旁边传来的撕
咬声。他不舍得下口吃螃蟹，
螃蟹倒是常常对他进行咬嚼。
第一个被螃蟹吃的人，比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还要令人敬佩。

XY=Z[*QR)*T

\]^* _`BaWQR

GbcdeFSGfJgh

iFSGjN>F7(kl


